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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伟

　　 3 月，华中农业大学油菜试验田里一片金
黄，85 岁的傅廷栋，每天会出现在这片花海。
　　“年纪大了，他们都劝我少下田，现在我一
天只下田四五个小时。”一口浓浓的广东口音，
傅廷栋笑呵呵地说。
　　草帽、挎包、深筒靴、水壶、工作服、笔记
本，带上“傅氏六件套”，扎进田里的傅院士更
像一位地道的农民。60 余年来，他像一只勤劳
的蜜蜂，遨游在油菜王国……
　　一辈子，一株花，一件事。
　　傅廷栋带领团队先后研究培育出 80 多个
油菜品种，累计推广种植超过 3 亿亩。作为国
际杂交油菜的主要开拓者，傅廷栋发现了国际
上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油菜雄性不育类型，此
后在世界杂交油菜应用于生产的第一个 10 年
里，约有 80% 的杂交种是由傅廷栋首次发现
的波里马雄性不育型育成。目前我国种植的油
菜三系杂交品种中，仍有 50% 以上用波里马
雄性不育系育成，影响深远。
　　德国科学家曾评价说：“他的发现为国际
杂交油菜实用化铺平了道路……欧洲人毫无
保留地将这归功于中国人。”

育种，从追赶到领跑

　　从傅廷栋的办公室窗台望出，野芷湖畔，
微风轻拂，金黄色的花海与明媚的阳光相映成
趣，生机满满。
　　油菜花开满地黄，傅廷栋团队也迎来了忙
碌期。他们要观察不同品种油菜的长势和抗逆
性，记录成千上万组数据，选育油菜“优等生”，
这是一段属于育种人忙并快乐的时光。
　　细数中国油菜种植面积从不到 3000 万亩
增长到 1 亿亩，亩产提高了 3 倍，傅廷栋心中
无比自豪。
　　油菜在我国的栽培历史已有 2000 多年。
1965 年，傅廷栋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油菜遗传
育种方向的研究生毕业。如今，他仍然清晰地
记得，当时我国油菜平均每公顷产菜籽仅 500
千克左右，还不到先进国家平均产量的三分
之一。
　　彼时刚留校任教的傅廷栋意识到，要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唯有在油菜杂种优势利用上下
功夫。
　　其实，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也在探索油菜杂
种优势利用的途径。国外先后在油菜中发现了
多种类型的细胞质雄性不育，但这些不育类型
难以找到恢复系或者不育性不稳定，因而无法

直接用于生产。
　　用傅廷栋通俗的解释来说，甘蓝型油菜是
自花授粉植物，要进行杂交，就要首先找到一
种雌蕊正常而雄蕊退化的油菜，即“母油菜”。
当时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在苦苦寻觅油菜雄性
不育的“母油菜”，却一无所获。
　　必须寻找新的雄性不育系，而且要跟时间
赛跑、跟外国同行赛跑。
　　 1972 年 3 月 20 日，这是傅廷栋一辈子难
忘的日子。
　　这一天，傅廷栋清早就钻进了油菜田，当
他走到种有波里马品种的资源圃时，眼前一
亮，居然有一株油菜雌蕊正常，而 6 个花药都
呈萎缩状态。他赶紧用手一捏花药，没有花粉。
这正是他苦苦寻找的雄性不育变异株。
　　反复搜寻了几遍，他总共找到 19 株上述
表型的植株，通过仔细研究，确认这是典型的
自然突变雄性不育株。这个发现揭开了国际上

“甘蓝型油菜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研究”的
序幕。这是傅廷栋带着“傅式六件套”在学校试
验田、在农村田野里，找了整整两年，排除了几
十万株样本后所获的“至宝”。
　　一举成名天下闻。此后在世界杂交油菜应
用于生产的第一个 10 年里，约有 80% 的杂交
种是由傅廷栋首次发现的波里马雄性不育型
育成。目前我国种植的油菜三系杂交品种中，
仍有 50% 以上用波里马雄性不育系育成的杂
交种。
　 　 如 今 ，我 国 油 菜 品 种 杂 种 化 率 已 达 到
70% ，全国平均单产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波里马雄性不育系还被国内外转育到大白
菜、小白菜、红菜薹等十字花科蔬菜上，对上
述蔬菜的杂种优势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1 年，国际油菜研究理事会授予傅
廷栋世界油菜科学界最高荣誉———“杰出科
学家”奖章和证书，他是世界上第二位，也是
迄今唯一一名亚洲地区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面对“世界油菜杂交之父”的荣誉，傅廷
栋不喜欢这个称号，只想永远当十字花科的

“傅科长”。

推广，中国田种中国油菜良种

　　根肿病是危害十字花科作物的一种传
染性强的世界土壤传播病害，会造成小苗枯
死，导致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堪称十字花科
作物中的“癌症”。在国内，一度仅四川省发
病面积就达 300 万亩以上。
　　“当时我刚回国，开始对根肿病的研究
来自傅老师的建议，油菜根肿病离油菜产业
更近。”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
授、农业农村部油菜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主
任张椿雨回忆起油菜根肿病防控研究初衷
时说道。
　　根肿病可通过轮作、推迟播期、净土育
苗移栽等方式进行农业防治，也可以对作物
进行化学药剂防控，但这些方法提高了生产
成本，或对水土有污染，效果也有限。相比之
下，培育新型抗根肿病品种，无疑是防治根
肿病最根本、最经济且有效的方法。

　　为应对我国油菜主产区面临的根肿病
威胁，傅廷栋带领张椿雨等专家，从 2010 年
开始利用芜菁、大白菜等优异抗病资源，在
国内首先选育了抗病新品种。经过在四川等
病区试种，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已在全
国推广抗病油菜品种的种植面积达 800
万亩。
　　增产提质，良种是关键。傅廷栋个人先
后培育出 16 个品种，带领团队培育出 80 多
个品种，累计推广种植超过 3 亿亩。如今，全
国每年种植的 1 亿亩油菜里，由傅廷栋团队
培育的品种超千万亩。
　　“原来的油菜品种高芥酸、高硫苷，菜籽
油质量差。现在‘双低’菜籽油已经发展到第
三代，产量高、收益好，品质接近橄榄油。”傅
廷栋说。
　　傅廷栋团队选育出的油菜品种除了广
泛种植于长江流域，也“走南闯北”，先后推
广北至黑龙江，西到新疆阿勒泰地区，甚至
种在了浙江温州近海的盐碱地滩涂，“油菜
地图”越绘越广……
　　然而，傅廷栋始终认为，现在取得的成
果还不够。
　　此前，傅廷栋在西北调研时发现，当地
小麦 7 月份收获，离严冬来临之前还有两三
个月的秋闲时间，土地没有植被覆盖，水、
风、沙蚀严重。亲眼看见了黄土高原农牧区
饲料短缺、生态恶化的现象，他琢磨能否在
油菜上想点办法。
　　于是，傅廷栋深入西北农村，与甘肃农
业部门合作，进行“麦后复种饲料油菜”试
验。“华协 1 号”试种成功，麦收后至严冬来
临前的秋闲耕地种油菜生长 60-75 天，亩
产饲料三四吨，能供应三四头羊羔的青饲
料，综合经济效益可达千元以上。
　　“北方有秋闲地两三千万亩，南方有冬
闲地四五千万亩，不与粮食争地，发展饲料
油菜 1000 万亩是有可能的。”傅廷栋对饲料
油菜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原来，根据此前
的研究结果发现，用 5 年左右时间通过种植
耐盐碱油菜作绿肥，就有可能将盐碱地荒地

（pH10-11 ，盐浓度 0.3%-0.5%）改良为质
量中等的良田。
　　目前，傅廷栋和他的团队研究、推广的
复种饲料（绿肥）油菜，已被农业主管部门作
为主推技术，在西北、东北和长江流域大面
积示范推广。

下田，离一线更近一点

　　华中农业大学是全国培养油菜人才最
多的单位，傅廷栋培养学生的窍门只有一
个，那就是“跟我一起天天下地”。
　　傅廷栋告诉记者，必须到实践中去感受

实际问题，脱离生产实际的研究没有任何意
义，尤其是农业院校的学生。
　　也曾有个别学生觉得经常下田太辛苦，
导师就对他说，“你到油菜田去看看傅老师
在不在？”当看到田中傅院士的身影后，学生
就再也不提下田辛苦了。
　　一次，一名外校学生慕名而来，想报考
傅廷栋的研究生。当得知傅院士不在办公室
正在下田后，这名女生在油菜田里找了一大
圈，也没发现傅院士的人影，只好问了一位
田里的“老农民”：
　　“老师傅，您知道傅院士在哪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想考他的研究生！”
　　“我就是，考我的研究生，你得做好吃苦
的准备哦！”
　　当确认眼前的“老农民”就是傅院士后，
这名女生惊呆了。
　　傅院士爱下田的故事，还有很多。“傅老
师不在实验室，就在油菜田。”他的学生说，
这对他们影响很大，“油菜开花的时候雨多。
穿着沾满泥土、五六斤重的胶鞋，一干就是
一天，我们年轻人都吃不消，老人家却一点
儿不抱怨。”
　　 1999 年，傅廷栋从芥菜型油菜中再次
发现了一个新的油菜细胞质雄性不育株。一
位到学校参观的国外同行诧异地问傅廷栋：

“傅，为什么又是你？”傅廷栋笑着说：“搞农
业的就要多下田，多到实际中去，就会有新
的发现。”
　　 85 岁的傅廷栋，刚从试验田忙完又赶
到荆门沙洋出席油菜花节开幕式，指导当地
油菜的三产融合。说起今年的“小目标”，傅
廷栋计划忙完长江流域的油菜收割后，再赶
到西北的夏繁基地，今年要在全国各地继续
绘制“油菜地图”。
　　“科研就得围着农民打转！”傅廷栋一直
坚持一个理念，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得到农
民的认可，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变，这才
是做科研的意义。
　　傅廷栋及研究团队成员历经 16 年攻关
选育出耐寒抗冻、可食用油菜薹，播种后 50
天左右即可收获，采收期长达 3 个月，产量
比同类品种高 30％ 左右，每亩可采摘 1000
公斤，不仅好看、好吃、好栽，而且营养价值、
经济效益俱佳。
　　“油菜种植成本低、花期长、花量大，观
花与收获农产品两不误，油菜花是我心中最
美的花，油菜浑身都是宝，更成为乡村振兴

‘致富花’。”傅廷栋笑着说。
　　“我感觉自己还不老，虽然我也算是‘85
后’了！”正是对油菜的热爱和执着，让这位
爱在花田有“喜事”的“傅科长”停不下科研
的脚步。

十 字 花 科“ 傅 科 长 ”的 花 田 故 事
“油菜院士”傅廷栋带领团队培育出 80 多个油菜品种，累计推广种植超 3 亿亩

本报记者黄浩然、胡晨欢
　　
　　早春三月，备耕正忙。
　　山峦起伏，新月形的梯田从山脚往上延
伸至山顶。太阳露面，从空中可以见到水面反
射的日影。
　　刘苏良挽起裤腿，跨过田埂，抄起锄头挖
开出水口，不一会儿水流慢慢浸透了一块块
翻整好的土地。
　　一旁的胡跃清架着相机，将一切记录下
来。视频经网络平台播发，浏览量一周内就突
破百万次，上千条弹幕“铺天盖地”。这样的视
频，在“华农兄弟”账号已累计发出 500 多条，
全网粉丝达千万。
　　“华农兄弟”，不是兄弟俩——— 出镜的叫
刘苏良，摄像的叫胡跃清。
　　如今，在赣南全南县古家营村，上到七八
十岁的老人，下到学龄前儿童，见到他俩都会
唤一声“兄弟”。然而，7 年前，“兄弟”只是乡
亲们眼里“没出息”的后生。
　　刘苏良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务农。成
年后，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也渴望去外面的世
界闯闯，他修过汽车、端过盘子、当过司机、在
工地搬过砖……
　　 2016 年，刘苏良回了老家。这一年，他讨
了媳妇，有了孩子，不想再过“一年只能回来
一次”的日子。
　　“抱着孩子，和老婆一起坐在门槛上看星
星，总好过一个人呆呆地看着城市里的红绿
灯。”刘苏良说。
　　同样厌倦了在外漂泊的生活，胡跃清也从
沿海工厂回来了。那时，他骑着摩托车，是全南
县南迳镇第一个端着摄像机“拍来拍去”的人。
　　 2017 年，胡跃清和刘苏良，两位曾经的
初中同学，在朋友的撮合下决定一起“拍拍
看”。他们决定搞一个组合，即“华农兄弟”。

从农民到“网红”

  两年前，风吹稻黄，记者一路向南，驱车
千里。在赣南全南县古家营村村口，“兄弟”挥
手相迎，笑颜清澈如水。
　　从那以后，我们和华农兄弟合作拍摄视
频，早春撒下一粒粒种子，盛夏在稻田里“抢
种抢收”，秋日坐在谷堆上聊着丰收，冬天围
在炉火旁，听烤肉嗞嗞作响……

　　作为视频内容生产者，华农兄弟的拍摄
模式和风格“十分自然”：几乎没有计划，今天
是怎样过的就怎样拍，除非没录上，不然刘苏
良所有的讲话内容都只说一遍。两人除了互
相招呼一声“开始拍了”，刘苏良如何走位，开
口会说什么，胡跃清都不管。
　　那时，互联网平台投入了丰厚的资金推
广“三农”视频内容，万次播放量的补贴就有
20 多块钱，华农兄弟的视频从最开始只有几
千人观看，到后来一个视频的单次播放量涨
到了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
  后来，“兄弟”开始尝试在视频内容上作
出改变，他们承包土地种水稻、养羊、钓鱼、帮
村里卖蜂蜜和脐橙、搭起了招待朋友的玻璃
房……
　　视频受欢迎，按照胡跃清的猜测，大抵是
因为年轻的受众群体从中看到了农村生活的
自在——— 这或许是城市里缺乏的。

“吃亏账反着算”

　　春雨，湿润了山里的泥土，华农兄弟的梯

田又开始了新一轮生长。
　　最近，“兄弟”告诉我们，他们挂起了

“有机富硒大米”的牌子。这意味着今年全
村 种 植 的 7 0 0 多 亩 水 稻 ，又 多 了“新 卖
点”。
　 　 卖 着 全 村 的 大 米 ，流 转 的 却 是 村 里
种植条件最差的土地。一百多亩梯田，三
分 之 二 挂 在 山 腰 ，三 分 之 一 靠 近 河
滩 ——— 高 处 的 灌 溉 水 上 不 去 ，低 处 的 每
到汛期会被上涨的河水淹没。不仅如此，
这片土地高低不平，田埂交错，机械化作
业难上加难。
　　 3 年前，在和村里种粮大户们一起商
量划分种植区域时，“兄弟”挑了其中这块
最难啃的“硬骨头”。
　　“如果我们不带头种，那村里大把大
把 的 耕 地 ，都 得 撂 荒 了 。”刘 苏 良 说 。后
来，他俩商量请村委会出面，召集大家一
起把地重新种起来，产出的稻米，他们负
责卖。
　　 2020 年初，受疫情影响，全南县大批
农产品滞销，华农兄弟被村里的其他“兄

弟”寄予厚望。
　　“兄弟家的脐橙熟了”“我们去看看兄
弟 家 的 香 菇 ”“这 就 是 兄 弟 家 的 野 生 蜂
蜜”……直到如今，他们网络平台的商铺
里 ，也 只 是 在 不 同 的 季 节 上 架 不 同 的 商
品，从本村“兄弟”家的土货，到全南 7 个
乡镇的农产品，每一样都是赣南山区的土
特产。
　　每年 11 月上旬，华农兄弟的车棚里常
常挤满了一头白发的老人和堆成小山的脐
橙。在赣南打包脐橙的青壮年，平均每月只
有 3000 元左右收入，华农兄弟却给老人们
开出了近 6000 元的工资。
　　“没有原因，只是觉得他们是最信得过
的亲人。”胡跃清说。
　　“把脐橙运出去，在物流园打包成本不
是会更低吗？”我们问道。
　　“账不能这么算，乡亲们打包的箱子至
今没有一件在运输中破裂，这么算他们还
给我们省了钱。”刘苏良说。
　　在橙香四溢的时节，村里的老人们总
是精神抖擞，华农兄弟的车棚里常常灯火
通明。
　 　 在“兄 弟”办 公 室 的 墙 壁 上 ，新 挂 上
了 一 张 农 产 品 销 售 图 ，以 长 长 短 短 的 线
条 把 全 南 和 农 产 品 卖 到 的 城 市 连 接 起
来 ，他 俩 在 过 去 偏 僻 的 家 乡 位 置 标 上 了
一颗星。
　　互联网时代，一切“触网可及”。

“不会离开乡村”

　　 3 月初，刘苏良来到南昌，参加一次会
议 ，这 是 我 们 第 一 次 在 古 家 营 村 村 外 见
到他。
　　刘苏良在南昌待了 3 天 2 晚，按他的
话说，“离开村里极不自在，就像秧苗离开
土地，轻飘飘。”
　　我们逐渐发现，每次会上，刘苏良的发
言几乎雷同：卖了多少万斤农产品，村里又

有多少村民增收了……最后会提一句，“感
谢互联网，没有互联网，我们一定还过着单
打独斗的生活。”
　　这些时刻，总会让刘苏良不自在，因为
写发言稿和念发言稿对他来讲都是困难的
事情。
　　“我就初中毕业，怎么写得出来嘛。”刘
苏良说，“人做不擅长和不喜欢的事情就不
容易做好。”这是刘苏良的逻辑。
　　从 3 年前开始，慕名来村里的人越来
越多。大多数都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最远
的是一位在澳大利亚结束留学的“海归”，
回国后第一站就来到古家营村，在村里小
旅馆一住便是一个月……
　　华农兄弟接待的客人身份各不相同，

“来的人多了，名字记不清，索性都叫‘兄
弟’。”刘苏良说。
　　有的“兄弟”发现了华农兄弟这个“ IP ”
背后巨大的能量，想把他们带离农村，他们
不是没有动心，也曾去尝试，但发现离开了
乡 村 的 土 地 和 烟 火 ，就 像 失 去 了 自 己 的
本真。
　 　 为 了 孩 子 读 书 ，胡 跃 清 最 近 这 两 年
住到了县城，刘苏良依然留在村里。刚开
始 ，胡 跃 清 找 刘 苏 良 时 ，还 会 打 他 的 电
话，当发现经常打不通后，他慢慢习惯了
开 四 五 十 公 里 的 车 ，回 到 村 里 直 奔 牛 棚
或羊圈。
　　刘苏良依然热衷于养殖，三年来他把

“鸡鸭鹅牛羊，全试养了一遍”，还学会了给
羊打疫苗，几乎成了半个兽医。村里人在刘
苏良的带动下，学会了养羊、养牛等，不大
的 小 山 村 ，村 集 体 经 济 养 殖 产 业 越 办 越
红火。
　　如今，华农兄弟仍在不断转型。但他
们 始 终 坚 守 一 个 原 则 ：“永 远 扎 根 于 农
村”。
　　“兄弟”守护的乡村，宛如一颗剔透的
钻 石 ，每 一 个 切 面 都 在 折 射 着 时 代 的
光芒。
　　入夜，抬头仰望，春天的古家营村，夜
空澄澈辽阔，天边星辰点点。
　　村口牛棚在小山坡上，顺着手指向的
地方，“兄弟”如数家珍般给我们讲着———
今年过年后，哪一家的年轻人不走了，哪一
家又多养了 20 只鸡……

“ 我 的 兄 弟 叫 华 农 ”

▲傅廷栋在田间观察油菜花。（刘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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